
夢想 

 

雨，永無止盡的落下。 

如果是電影裡那種充滿詩意的畫面，那是否還可以期待一場浪漫的邂逅？ 

然而，現況甚至與幻想中的文青梅雨時節背道而馳。這雨令人發冷、發臭。黏

膩陰濕的空氣，彷彿整個世界發霉腐爛了一樣。 

味道甚至比我工作地點印表機的墨水還噁心。 

我躲在天橋下，沒傘，沒車，甚至連菸都點不起來。打火機一遍遍的按下，卻

只見到些微火星稍縱即逝。四周空蕩蕩的，就跟我的人生一樣。 

火星傳達的紅色真美呀，只可惜現在顏料都賣得好貴，我買不起，無法用畫筆

記錄這瞬間的璀璨。 

我不想回家，家裡空蕩蕩的，不到十坪的雅房，擁擠的讓人愈發崩潰；牆壁又

薄的像是只有一張紙，連隔壁情侶的吵架聲都可以聽的一清二楚。我不想回

家。 

我走出天橋，任雨點不斷砸在身上，好冰，好舒服呀。 

然而，有那麼一瞬間，我感覺到突然的暈眩，接著是全身脫力，無法控制的向

前摔去，硬生生的撞在柏油路面上。 

霎時間全數路燈突然熄滅，轉瞬後又恢復正常。 

「嗯…？」 

我眨了眨眼，難道是我眼花了嗎？ 

為了再次確認，我吃力地撐起身體，撿起掉落地上的手機。說時遲那時快，碰

到手機的瞬間，手機螢幕突然亮起了。 

心裡出現的是期待以及喜悅，心裡浮現的，是前女友那輪廓已經模糊的臉孔，

以及跟他相處的點滴。會不會，她回心轉意了？ 

但是，畫面就只是亮著，整個螢幕都是白色的。難道是碰到雨水壞掉了嗎？我

的心又再度冷卻了下來。 

「伊—」 



然而與此同時，手機竄出高頻尖銳卻單調的聲音，使我不禁戰慄。隨著這個單

音，螢幕中間，迸發出了細小裂痕。 

「什麼？」 

我愣住了。 

接著，裂痕持續成長，擴大、擴大、擴大，直到螢幕邊緣。 

雖然到達了邊緣，裂痕卻並未停止，像是撕裂了空間一樣，往外擴散。我下意

識本能的狂按電源鍵，或許關閉螢幕會停止這一切。 

怎麼操作都無法影響這擴大的裂痕，手不由自主的鬆開，手機墜落在地面上。 

裂縫就在我伸手可及的範圍持續擴大。 

「可惡！動不了！」 

我沒有逃跑，因為雙腳不聽使喚。 

就在那一刻，可能只有一秒鐘，可能更短，裂痕瞬間的撐開，吞噬了世界的一

切，卻又瞬間消失，帶走了所有的電力，所有的路燈熄滅，世界變成灰白一

片。 

因為時間短暫，我思緒完全跟不上現況。世界彷彿死機了一般，只剩下雨聲在

周圍不斷響起，卻沒有任何雨點落下。 

「嘶！哈！」 

我感覺我無法吸入空氣，空氣變得厚重，我嘗試大口吸氣，卻彷彿吸入了廢

鐵，像是拿早已鏽跡斑斑的利刃劃過氣管。 

周圍的一切，除了光源以外毫無二致。但這個違和感究竟是什麼？ 

我坐了起來，坐在柏油路上。柏油路？我立刻向下看，映入眼簾的，依舊是那

條再平凡不過的道路。那為什麼，彷彿我身處在液體上，甚至在緩慢下沉？ 

我大力的想要把早已沒入一半的手臂抽離，然而，因為身體無施力點，反而導

致身體更加的陷入。 

終於，我全身都沒入了地面，我放棄般閉上眼睛。 

究竟，為什麼所有的事情，都要來刁難我？ 



「嗯…？」 

為什麼，我還呼吸得了啊？ 

湧入腦中的，沒有任何救贖感，更多的卻是疑問以及恐懼。 

明明確定必死無疑，明明已經接受現實，現在的狀況，是要帶我去哪裡？ 

柏油黏膩的觸感讓人好不愉快，熱熱軟軟的，使我不禁反胃。 

漸漸地，我感覺到，周圍的液體，隨著我下沉從濃稠的，開始變得越來越澄

清，越來越稀薄。 

不知道經過了多長時間，空間完全從原本的沼澤變成虛空，我開始快速下墜。 

我無法控制身體方向，頭上腳下的落下，眼前赫然出現的，是一面廣闊的平

面，隨著我墜落速度加快，我的心臟也無法控制的大力撞擊胸口。 

完了，要觸地了。我閉上眼睛，迎接這無可避免的撞擊。 

觸地的瞬間，我意識抽離。 

 

「滴滴滴滴–」 

「....」 

「滴滴滴滴––」 

煩死了，我還沒睡夠，這怎麼就又要早上了？我更大力地閉眼，想要讓自己再

次睡著，嘈雜的鬧鈴聲，以及不知為何，劇烈跳動的心臟擾亂著我的思緒。 

我翻過身，想把頭埋進枕頭裡。 

「碰！」 

但是，我卻撞上了一個硬梆梆的平面，而劇烈的疼痛隨即從鼻子傳來。難道是

昨天加班太晚不小心躺在公司地板睡著了嗎？ 

「滴滴滴滴––」 

我撐起身想要找尋手機，卻怎麼也找不到。 

「唔！」 



眼前出現的景象，使我更清楚的感受到我的心跳聲。距離遙遠的高空上，懸掛

著…像是支配著這個世界一樣，發出刺眼強光的…竟然，是早些時間還在我口

袋的那支，智慧型手機…。 

「滴滴滴滴––」 

找到了聲音的源頭，我霎時想起，之前發生的那一切不尋常事件。 

我摀住耳朵，希望能擋住這震耳欲聾的噪音。 

我到底身處什麼地方，連我自己也無法清楚描述，我只知道，所有遇到的一

切，是貨真價實的發生，而鬧鈴聲依舊未停下。 

我站了起來，失去意識前那墜落的片段頃刻間在我腦中盡數復甦，我慌忙地摸

遍全身，想檢查雙腳骨頭有沒有斷裂、腳踝是否扭傷、確認身體是否依然健

在。然而，我不只軀幹的部分完好如初，甚至連輕微擦傷都沒有。 

我放眼四周，身處的地點瀰漫著濃濃霧氣，為了看的更加清楚，我不由自主的

向前走去，卻沒注意到腳下的地形，因為踩空而差一些跌倒。我下意識的用手

去撐，導致那如同魔音穿腦般的鈴聲再次撞進我的腦海。 

「嘶哈！」 

穩住了身形之後我又一次摀起耳朵，又一次望向四周，依舊佈滿詭譎的濃霧，

也因為強光照射，導致霧氣呈現慘絕人寰的死白。目前唯一能得知的，只有這

個空間的唯一光源，來自高空中的那支手機。 

我向上望去，我瞇起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手機旁，聯結著幾根發光的直

線，長度非常長，足以一直延伸至遠方地面，數不清有幾根，而彷彿支撐這個

世界的力量，來源於它的供給，這一切都太過於荒謬，荒謬到我連呼吸都忘

了，詭異的事態使我不覺中屏息。 

我凝視螢幕，依稀的能看見鬧鐘的符號，螢幕色調卻冰冷的詭異。 

「滴滴滴...滴......。」 

說時遲那時快，鈴聲戛然停止，也在同一時間，光線暗了一階，緊接著全數熄

滅，世界頓時被黑暗壟罩。突然間的驟變令我背脊發涼，心臟也開始不規則的

亂跳。 

我大口喘著粗氣，將原本憋在肺中的氣壓釋放了出來，不管往任何方向望去，



都無法瞥見任何一點光亮。 

「喀啦——啪———」 

忽然，快速的奔跑聲從四面八方響起，我感覺有什麼物體正在快速逼近。 

我下意識地開始狂奔，只是，因為無從判斷聲音來源，只好漫無目的的胡亂奔

跑。更糟糕的是，因為四周一片漆黑，我甚至連走路都無法平衡，更遑論跑

步。 

跑不過十步，我就不慎摔在地上，然而事態相當緊迫，我拚盡全身的力氣想要

爬起來繼續逃跑，卻連站都站立都成了挑戰。 

不斷的絆倒、爬起、絆倒，我只能在地上狼狽爬行，眼淚早已因為恐懼流的一

塌糊塗，我已無心力在意四周的狀況，只管逃跑、逃跑、逃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突然之間，有一道冰冷的氣息閃過，隨之而來的是劇烈的痛楚從我胸口蔓延開

來，我不自覺地慘叫出聲。 

我的身體前方...仿佛被什麼金屬，殘忍暴力的撕裂開來，那疼痛，占據我腦

海，我完全無法思考。 

唯一始終在我腦海中停留的，只有死亡的恐懼。我爬...我不顧一切地向後爬，

身上的劇痛隨著時間愈發激烈，我感覺自己的眼前越來越模糊，感覺自己快要

撐不住了...。 

「痾阿..」 

不知有甚麼東西，壓住了我的身體，綁住了我的四肢，我想要掙扎...卻完全動

不了了。 

死，貌似成為了必然。 

呼吸變得更加困難，感覺我的氣管被堵住了一般，臉上被甚麼東西摀住。 

我大力吸氣，卻只能在原地抽搐。我再一次深呼吸。 

 

「滴滴滴滴––––––」 

「...？」 



這是...鬧鐘聲？ 

伴隨著鬧鐘聲響起，世界嘎然亮起，頭頂上的手機螢幕恢復若干分鐘前的明

亮。 

身體上的疼痛在一瞬間消失了。雖然對於現況毫無頭緒，我依舊站了起來，卻

因為驚嚇感使我腿軟、跌坐倒地。 

矗立在我眼前的，是一個薄紗狀的黑色物體，頂部有個像是頭巾般的罩子，向

下連接處有個像是手臂的部分，拿著一把看似格外鋒利的手術刀，上面滿是鮮

血。 

在一片霧濛濛的白霧中，那黑色物體顯得格外明顯，再加上那把血跡依舊新鮮

的刀，我不得不將他與不久前的受擊聯想在一起。 

我好想逃跑，但我動不了。就算摸清楚是被誰攻擊，也對於降低恐懼毫無作

用，反而心跳越跳越快。 

然而，它像是要與我玩木頭人一樣，毫無任何移動。 

我就這樣與它對視，猶如敵不動我不動的堅持。 

我繃緊了思緒，要提防它的突然攻擊。我注視著他，卻發現它顏色竟然在慢慢

淡去。 

過不了多久，它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感覺跟現況毫無相干的畫

冊，以及一盒彩色蠟筆，就這麼靜靜地躺在地上。 

因為許久沒有任何動靜，我感覺我應該算是進入了安全狀態。 

好奇心驅使我想要拿起畫本，我靜靜的、慢慢的，盡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爬

到那本畫冊旁，並翻開了第一頁。 

「畫得真爛啊。」我感嘆道。圖片中有潦草的蠟筆畫痕，雖然看得出來是在畫

一個人，卻畫得相當拙劣。而該人物的胸口處，有一束紅色筆觸，估計是不小

心塗到的吧。那生硬的線條和毫無透視感的構圖，簡直就跟十歲那年的我如出

一轍。那一年，我滿懷期待地把我自認最完美的一幅畫交上去，換來的卻是老

師毫不留情的當眾批評。 

「畫這什麼東西，人物描繪毫無技巧，上色也亂來一通，你不是想要當『畫

家』嗎，難道是抽象派？而且我要求你們交的是水彩畫，不是像你這種修修補



補的蠟筆著色。」 

那天之後，我再也沒拿過畫筆，也許，我真的毫無天賦吧，也沒有錢。 

正當我沉浸在這痛苦的回憶中時，時不時從我頭頂上傳來的鈴聲，毫無預警的

停止了。 

世界又再次進入黑暗。雖然有前一次的經驗，使我不至於慌了陣腳。然畢竟剛

剛在世界還明亮的時候，我毫無任何受到威脅的情景，使我不自覺地推測，進

入黑暗代表危險降臨。 

 

這次，我決定待在原地，畢竟毫無目標的狂奔，沒有任何意義。 

奇怪的是，我等待了許久，還是沒有任何動靜。內心不自覺地開始慶幸，能不

能就這樣維持到下次鈴聲響起。失去了所有光源，使我其餘感官變得更加敏

感。因為沒任何危機，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我手中拿著的畫本以及蠟筆。 

好懷念啊，好想要學會畫畫。我隨機摸起了一隻蠟筆，雖然看不到任何畫面，

慾望依舊驅使我想要感受繪圖的觸感。我舉起筆，往本子上畫了下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在我畫下筆的那一瞬間，我感覺我胸口又一是一道撕裂感。 

「緊...狀況...血管...受阻！」 

遠方有聲音...？ 

好像有誰在說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只是想要畫畫而已啊...。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鬧鐘又響起了嗎？我的眼前，倏地從前一刻的黑暗，又進入一片朦朧的白。 

我手中還是拿著那本畫冊，畫面中除了原本那一束紅色痕跡，旁邊多了一道我

親手畫上去的筆跡，而我選到的，是紅色蠟筆。 

難道，那本畫冊裡面的人物，就是我自己嗎，為什麼沒有意識到，那束紅，就

是我身體上的傷口呢......。我的視線愈來愈模糊。 

「緊急狀況，病患傷口大量出血！」 



「完蛋了...快加壓！」 

聲音是聽得清楚了，然而卻聽得一頭霧水。 

我想要開口詢問，聲音卻堵在嘴邊發不出來，我才又意識到我快沒氣了。 

我的胸口劇烈起伏。 

「開燈！需要輸血！」 

「啪！」刺眼的亮光穿越我閉緊的雙目。 

我猛地睜開雙眼。 

最先映入眼簾的，不是天空，不是天亮，卻是兩具...不，三具圓形的，亮著強

光的燈。 

我視線左右游移，卻看到六個，戴著頭巾以及口罩的人。 

雖然依舊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身體卻優先反應，開始左右掙扎。 

但是，我的身體，被綁住了，綁在一個冰冰冷冷的檯面上。 

「醒了？病患有意識了！」 

「壓住他！別讓他亂動！」 

我想要叫出聲，卻因為一陣疼痛而發不出任何聲響。 

「不要再掙扎了，你的傷口大量出血！」 

將我壓住的那個人對我說。 

我的腦袋稍微冷靜了下來，我於是往下看，而只是看了那麼一瞬，我就後悔

了。 

我的胸膛一直延伸到腹部的地方，被切開了一條裂縫，雖然沒有血到處噴濺，

那畫面卻異常難以接受。 

我反射性的全身顫動。 

視線中，從我左胸口處，連接著一個機器，而那台機器... 

「滴滴滴滴滴滴滴––––––」 

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 



這聲音，怎麼會那麼熟悉？ 

那個人，壓我壓得更大力了。 

「再這樣下去，你會死！血壓計顯示你的血流又失控了！」 

死？ 

這個字，像是一枚炸藥，在腦袋中炸開，連帶的是前面那些接近死亡的片段。 

我死了嗎，我怎麼會在這邊？ 

突然湧入的資訊量過於龐大，卻又異常合理的交織在一起。 

究竟在黑暗中，將我胸口硬生生撕裂的那個黑色物體是誰，還是那是手術室中

聚光燈下，手術刀在我身上留下的殘酷切痕。那本畫冊連結著我的痛楚，難不

成，我自己宣告了自己的死亡？ 

那天下著雨，我無法承受被分手的殘酷，孤零零地待在路上。 

手機究竟怎麼將我吞噬；還是吞噬我的，其實是打滑，朝我撞來的那龐然大

物？ 

「伊—」 

我彷彿又聽到煞車皮以及輪胎劇烈摩擦往我逼近，在記憶中，我騰空飛起。 

那支高懸在虛空、支配整個世界的發光手機，卡車龐大的車頭燈，又或是手術

室的聚光燈，都異常明亮。 

真的很諷刺呢，這大概，就是我此生，最多燈柱打在我身上的一次吧。 

我用盡全力，再次望向胸口，其實，我買不起的顏料，我買不起的紅，就在我

面前啊。 

我疲憊地閉上雙眼。也好，就讓紅的璀璨，成為我人生最後的點綴。 


